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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宗震：

纠结一生的

功臣
本报记者 张榕博

2015年1月7日，设计天安门广场与人
民大会堂的老人陶宗震，带着毕生的光
荣走了，享年87岁。而让他牵挂一生的

“梁陈方案”之争，似乎也有了终结。
陶宗震一生中有两件事最为自豪，

一是在1958年国庆工程时，他负责天安
门广场规划及人民大会堂选用方案及初
步设计；第二便是他师从著名建筑大师
梁思成。

或许人们会问，在那个时代，为什么
负责设计天安门广场的不是梁思成，而
是他的学生？这或许要从争议半个多世
纪的“梁陈方案”说起。

1949年北京和平解放时，陶宗震正
在清华大学建筑系三年级学习，修习老
师梁思成讲授的五门建筑课。那时，梁思
成已经被任命为北平都市计划委员会副
主任，在英国建筑界享有盛誉的陈占祥
出任北京都委会企划处处长，与梁思成
合作北京“新市区”规划。

两人联手后不久，便推出了他们具
有前瞻性的北京城市规划方案———《关
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位置的建议》，
即“梁陈方案”。方案将中央行政中心移
出北京古城，将北京变为“双城”，把钓鱼
台、八一湖等组织成新的绿地和公园。

这一方案在60多年前可说颇为超
前，梁陈两人甚至为避免可能出现的城
市拥堵、新旧城保护与发展预留了空间。
陶宗震也参与起草了这份方案。

不过，与“梁陈方案”竞争的是来自
苏联专家的方案。为了打造东方“布尔什
维克”首都，苏联专家建议了今天可供人
民游行以备检阅的天安门广场、沿长安
街的行政机构。为此，北京古城需要拆迁
改造，甚至需要拆毁故宫，此举后来被周
恩来总理制止。

那个年代，在专业上绝对服从苏联
专家是政治任务，最终苏联专家的意见
占了上风。

1958年，作为梁思成的学生及“梁陈
方案”起草者之一的陶宗震，在两种设计
理念之间做出了自己的“抉择”：他在苏
联专家建议以及高层直接过问的基础
上，着手设计了今天天安门广场及人民
大会堂。在随后的日子里，陶宗震成为设
计天安门广场与人民大会堂的功臣，而
他的老师梁思成却仍在为“梁陈方案”的
科学与合理性据理力争，直至被卷入各
种政治运动中。

或许是纠结于当初有悖于老师理想
的选择，陶宗震在成为功臣之后的大部
分人生中，都在为老师梁思成“正名”。在
1989年纪念营造学社60周年大会上，陶宗
震再次重复其“梁思成不等于大屋顶”的
观点，认为将梁思成划定为复古主义者、
原封不动地保留北京旧城的说法是错误
的。

另一方面，陶宗震也希望为自己当
初的选择作一些辩解。在2014年5月的一
份《中国建筑报》上，陶宗震曾撰文批驳
为“梁陈方案”叫好的声音：“1983年元
月，兰州市副市长任震英同志与我谈到
北京的规划建设时，转述一位领导同志
的话：‘悔不听当年梁先生新北京的意
见。现在把北京搞乱了。’对此我感到很
惊异，不知道是谁传出来的。”

陶宗震认为，从完整保留下来的“梁
陈方案”原件判断，其庞大的占址规模，
不但当时不可能实现，即使今日北京人
口已超过千万人，仍然不可能有如此规
模的中央机关行政中心建筑群。

但事实并非如此，在北京日益拥堵
的车流久治不愈，以及旧城保护与国际
化新城开发这一绝对矛盾爆发多年后，
梁思成的又一位学生吴良镛与弟子吴唯
佳，参照“梁陈方案”的规划理念，设计了
今天广为人知的京津冀一体化方案，将
部分行政功能迁出首都北京，这一方案
已获多方认可。

或许真理只有时间可以验证。

我们很饥渴，我们很惆怅

2014年11月26日，陈佩斯现身水立方。这一次他不是走穴表演，而是宣布自2014年6月启动的
“京禧原创喜剧剧本征集”活动结果：80部参赛作品中，仅评出一个三等奖，一、二等奖都空缺。

唯一的三等奖给了剧本《闹洞房》，作者是一名“70后”女编剧。剧本讲的是两个年轻人要结婚，
可是没钱买新房，只能借用别人的房子，由此引出无数可能性。

是陈佩斯太挑剔吗？是，又不是。
半年征集，一共收到67个完整剧本和十几个故事梗概。陈佩斯只挑出了三个感觉不错的，其中较

好的便是《闹洞房》。“另外两部作品，其中一个题材太陈旧，脱离了时代，像十年前写的；另一个借鉴
了一部国外经典喜剧剧本，这虽然是个好想法，但作者显然没有强大的能力把它完成。”

于是，陈佩斯感慨：出十万元寻觅一部好剧本，竟也这么难！
说起陈佩斯，观众对他的印象，恐怕还停留在春晚。1998年，陈佩斯梳着马辫，涂着红彤彤的脸

蛋，憨傻地拉着王爷朱时茂，在舞台上一遍遍地遛圈。谁也没想到，这竟是他在春晚舞台上最后的
形象。

这十几年，陈佩斯专心做话剧。还是光头、布鞋，还是一脸憨笑，往那一站，便是笑声。
陈佩斯从演员变成了导演、编剧。当年的豪情壮志言犹在耳，喜剧剧本创作却遭遇了最大的难

题。“现在的人都浮躁，坐下来写剧本变得很困难。每年电影学院、戏剧学院报考表演的人成千上
万，但愿意学编剧爬格子的人寥寥无几，这是让人非常忧虑的事情。”

陈佩斯玩的喜剧相对小众，但这些年来，从电视剧《武林外传》，到湖南卫视的热门综艺节目
《我们都爱笑》，喜剧出了不少，但能让我们笑出来的又有多少？

“巧妇”陈佩斯难为无米之炊

喜剧，沉重的石头
第四届北京喜剧艺术节筹备一年，没逗乐观众，还弄得发起人陈佩斯愁眉苦脸。他原

打算充一回土豪，拿着大把的银子广征优秀喜剧剧本。结果，征来80个，只评出一个三等
奖。2014年12月喜剧艺术节展演，只演了三部。

难道真如柏杨所说，中国人不会笑了吗？可你往《人在囧途之泰囧》的剧场里看，所有
人不都笑得前仰后合吗？问题是，那些制造笑料的人哪儿去了？

本报记者 贾凌煜

我们都爱笑，只是缺少笑的突破口

有两个非常简单的喜剧故事。一个是喜剧大师卓别林跟一头驴在
一起。驴老咳嗽，他想给驴喂药水，但是驴一再吐出来。于是，卓别林想
到了用管子给它吹进去。没想到在吹的同时，驴突然咳嗽，结果药水全
到了卓别林的肚子里。另一个故事与这个如出一辙，是讲给大象喂药
面，结果弄了自己一脸，因为大象先吹了口气。

这两个故事一直在表演艺术家姜昆的脑海里。“中国喜剧市场非
常大，但现在被一些质量不高的内容充斥着，这应该改变。这两个故事
虽然简单，却有巨大的‘笑果’，这就足够了。”

姜昆与导演兼主持人刘仪伟住同一栋楼。有一天下楼时，姜昆碰
到了刘仪伟。被问及是否看过《泰囧》时，姜昆谈了自己的三点想法。

“当时我说，第一，它太成功了，能把李安的电影挤出中国；第二，
太另类了，相声包袱是情理之中意料之外，但这个电影都在意料之外，
没有情理之中；第三，中国的喜剧观众规模还没有形成。”

喜剧观众未成规模，印证了我们都爱笑，只是缺乏笑的突破口，这
正是编剧们最头疼的问题。

“让人哭容易，可让人发自内心地笑，太难。”《泰囧》编剧束焕说。
现在观众对有规律的东西已经非常熟悉，只有当剧中情景形成一种社
会心态的东西后，才会引起观众的笑声。

喜剧是聪明人下笨功夫

当年重返话剧舞台时，陈佩斯曾说过：“当你抖了一个包袱，观众笑了，你满足了。当潮水一般的
笑声涌过来时，你再把新一轮包袱扔出去，它再回来……这事太享受了。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方式，
比喜剧更能带给演员那么多快乐。”

如今，潜心创作的舞台喜剧《托儿》和《阳台》成功上演，让陈佩斯更坚定了继续走下去的决心。
然而，越是坚守，陈佩斯越是忧心。这不仅源于喜剧创作荒，也源自人才荒。
在我国，专业艺术院校开设音乐表演、戏曲表演、影视表演，唯独没有喜剧表演，更没有喜剧院

系。喜剧教育的缺失，使得喜剧艺术长期存在发展瓶颈。
正因为此，陈佩斯一直活跃在喜剧教育一线。理论课上，陈佩斯以严肃著称，动辄讲到上下五千

年；实践课上，他则常常现身说戏，不论是农民工、处长、悍妇还是小三儿，各种角色都是信手拈来。
对角色的理解靠的就是演员的悟性，只有根据剧本结构，在舞台上带着观众玩进玩出，才算成

功。有悟性的演员，对于喜剧剧本创作也有独特的理解，比如陈佩斯。
“对《阳台》的剧本，我不知道发呆了多长时间，呆到自己都快傻了。喜剧剧本的创作，完全就是自

己折磨自己，自己跟自己对抗。一个剧本结束后，又得一切重来。”陈佩斯不是科班出身，同样不是科
班出身的编剧还有四成多，他们依旧走在写剧本的道路上。每次写一部剧本都是翻一座山，如果看着
山发憷，最好的办法是撤退。但是只要做了，就有自己的所得，这条路走了，就有收获。

席勒说过，当人游戏的时候完整，当人完整的时候游戏。其实，喜剧就是聪明人下笨功夫。演员也
好，编剧也罢，莫不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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